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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熟悉村上春樹的讀者們都知道，村上喜愛不少美國作家，其中費滋傑羅可說是他第一推崇。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表述」上的關連。從初期的《1973年的彈珠》到甫推出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都市表述」貫穿了每個時期的小說創作。然而在過渡期的作品中，村上春樹跳脫「都市小說」以個人為主題的形式，融入地下鐵沙林事件、戰爭、高度資本主義等社會議題，這些小說更突出了村上其創作開拓的面向。因此本文聚焦在《舞舞舞》，尋訪在「過渡期」階段村上文學中「城市表述」的轉變。
    關鍵詞： 《舞舞舞》；村上文學過渡期；城市表述；高度資本主義；自我追尋
    一、前言
  熟悉村上春樹的讀者們都知道，村上喜愛不少美國作家，其中費滋傑羅可說是他第一推崇。就如同在《大亨小傳》的「後記」中村上所言：

 

         「……如果有人要求我『舉出迄今為止人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三本書』，我不用思考，答案早
      有。那就是這本《大亨小傳》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雷蒙‧錢德勒的《漫長
      的告別》。哪一部都是我人生（身為讀書人的人生，身為作家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小說。要是無
      論如何再讓我只能挑選一本的話，那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大亨小傳》。如果沒有和《大亨小傳》
      相遇，我甚至覺得自己說不定會寫出和現在完全不同的小說（或者說不定什麼都不寫。因為那是
      純粹的假設性話題，自然不會有正確答案）。
                                                     (村上春樹，2006：333)
    透過以上村上對費茲傑羅的推崇可得知村上的創作與費茲傑羅的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表述」上的關連。如同文藝評論家松本健一所言:“就我國目前文學狀況而言，描述「都市」亦或是以都市為表徵描述都市中「都市人」性格形成為主題的小說在我國真正豋場。簡單來說像費茲傑羅那般的「都市小說」尚未出現。(中略)不過日本都市小說的前兆已出現。村上春樹的《1973年的彈珠》及村上龍《寄物櫃裡的嬰孩》可視做日本都市小說的前兆。”(松本健一，1997:101) 

  從初期的《1973年的彈珠》到甫推出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城市表述」貫穿了每個時期的小說創作足見「城市表述」對其個人的藝術創作有非比尋常的意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過渡期的作品中
，村上春樹跳脫「都市小說」以個人為主題的形式，融入地下鐵沙林事件、戰爭、高等資本主義等社會議題，突出村上創作開拓的面向，

  在本文的以下部份裡，將以過渡期的首部作品《舞舞舞》為研究範疇首先將探討《舞舞舞》中的「城市表述」。接下來將分析本作品中主角“我”的自我追尋方式，並將之與其它村上作品加以對照，最後再做出總結。

   二、  高度資本社會語境下的城市表述

    一九八八年十月發表的《舞舞舞》延續初期三部作以來以第一人稱“我”為主角的寫作特色，但在本部作品中作者更將觸角延伸至「1980」年代。首先在《舞舞舞》的一開頭便清楚表示小說中的時間為“一九八三年三月”。(村上春樹，1988: )為什麼是1983呢?1983年日本的經濟因石油價格的下跌及對美外銷需求的增加，終於擺脫長久以來的低迷進入經濟復甦的階段。山下真史也曾論及在日本經濟史上“1980年代初期”的特殊意義：“1982年日本也于在中曾根首相的領導下開始了新自由主義改革。中曾根內閣制定了金融自由化、放寬限制、國營企業的民營化的方針，將外需主導型經濟結構變為內需主導。而其擴大內需的政 之一便是推動大規模的都市開發及地域開發，在此氛圍之下日本進入了以消費為主導的社會。”(山下真史，2008:74) 

    由以上論述可知，“1983”不單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名稱更是日本進入了高度資本社會的時代。在這樣的社會變遷之下，小說一開始敘述者便藉由與消費主義密切相關的空間——飯店，來探討80年代的都市空間。

      我走上呈和緩斜坡的入口走道，走進擦得閃閃發亮的旋轉門。門廳像體育館一般寬敞，天花板是
  挑高的。玻璃牆一直延伸到最上方，從那裡射進來燦亮的陽光。地上配置著大尺寸看來頗昂貴的沙發，
  其間搭配有大量氣派的觀葉植物盆栽。門廳深處有豪華的咖啡廳。在這種地方點三明治就會送出名片
  大小排成四片的高尚火腿三明治，用大銀盤裝著端出來。相當於謹慎節儉的一家四口午餐的價錢。牆
  上掛著一幅好像市畫北海道某處濕原的三疊塌塌米房間那麼大的油畫。雖然稱不上特別有藝術性，但
  可以確定是看來很氣派的大幅畫。避雨簷下徐緩的斜坡，閃身跨入打磨得光閃閃的旋轉門。
                                                                       (村上春樹，1988:   )

    相較於舊海豚飯店“黑暗的走廊深處堆積著剝製的羊、滿是灰塵的毛皮、發黴的資料和變成咖啡色的舊照片的那種飯店”簡單純淨的擺設，新海豚飯店將“旋轉門”、“大型購物中心”、“室內游泳池”等各種時髦的元素匯聚一堂，作為一種消費的空間，與資產階級、城市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聯繫在一起。而像這樣經濟、社會、文化等權力關係結合在一起的都市問題，不單只是反應在“新海豚飯店”這個個案上，更是80年代都市空間的表徵。

       跟從前比起來，海豚飯店所在的區域可以看出明顯的變化。當然說是從前也只不過是四年多一點
   前而已，因此我們從前看過的或進去的店大都還照老樣子留下來。街的氣氛基本上也和以前一樣。但
   即使這樣這附近有什麼正在繼續進行著則可以一眼看出來。有幾家店把門關上了，掛著預定建築的牌
   子。也有實際在建築中的大樓。一些汽車可以開進去買的漢堡店、名設計家的名牌服飾店、歐洲車的
   展示間、中庭種有沙羅樹的嶄新設計的喫茶店、採取大量玻璃的亮麗辦公大樓，這一類從前沒有的新
   型態店鋪和建築，把從前色調老舊的三層樓房、或掛有門簾的大眾食堂、經常有貓在暖爐上睡午覺的
   糕餅店之類的，好像往後推開似地陸續出現。就像小孩換長新牙的時候一樣，街容一時呈現著暫時奇
   妙共存的現象。

                                                                    (村上春樹，1988:50~51)
    1980年代隨著日本的經濟起飛也帶動了東京的快速發展。在高度資本主義之下，摩登的摩天大樓和後現代主義學派的建築物大量的被建造，街上充斥著現代的大眾消費文化，東京的城市面貌有了巨大的轉變
。而這樣資本主義的風潮不僅只於大都市中也吹至了中小型城市——札幌。文本中描述到在高度資本主義都市空間的開發過程下，傳統的老舊商店、建築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商業酒店大廈、商場、辦公大樓，札幌化身成為摩登之都。
    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相較於之前的作品大多以70年代為舞臺，《舞舞舞》雖將時空背景轉移至80年代，但與初期三部曲系列並置，以東京、札幌的都市做為小說舞台，展現了村上對都市的關切，可見村上對都市的凝視從未停歇。在《舞舞舞》中透過對城市空間的描寫，村上春樹加入社會的演變與高度資本社會的價值觀，描寫出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期中商業化、消費化的加深與資訊化的普及，更進一步探討此脈絡之下的生存問題。,
   三、“我”的自我追尋

高度資本主義不僅在物理層面上改變了城市的外貌，而且同時在精神與意識的層面上影響著人們
的生活。

      我所住的是這樣的世界。只要能擁有港區的房子、歐洲車和勞力士人家就認為你是一流的。真無
  聊。沒有任何意義。也就是，我想說的是，所謂必要是這種被人為作出來的東西。不是自然產生的東
  西。是被捏造出來的。沒有必要的東西，卻給你是必要東西的幻想。很簡單喏。只要不斷地製造這種
  資訊就行了。說住就要住港區、車子要BMW、手錶要勞力士。不斷不斷地反覆送出這樣的訊息。這
  麼一來大家便打腦子裡相信了。住就要住港區、車子要BMW、手錶要勞力士。有一種人就認為能得
  到這種東西便是差異化的達成。認為這樣就與眾不同了。
                                                                       (村上春樹，1988: 128 )
  當代資本主義不只反應在都市空間上，同時也滲透到了社會價值觀念之中影響了社會生活方式。小說中五反田道出了高度資本主義下扭曲的自我認同模式。消費不單只是物品的購買，它更成為了涉及了生活風格、階級品位等。消費者消費的重點在於商品所附帶的象徵意義，高價物象徵高收入、高地位、高能力、高文化，消費、物品成為了表現自我的方法。
  而這樣的異化現象，遍及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從性愛關係、朋友關係，到任何一種娛樂，皆是如此。
  所謂妓女是如何區別私生活和營業用的做愛的呢?那對我是意想不到的問題。正如我對五反田君說過的那樣，因為我以前從來也沒有和妓女睡過一次覺。雖然和奇奇睡過。奇奇是妓女。但不用說我當時並不是和做為妓女的奇奇睡覺，而是和以個人的奇奇睡覺。而相反地，我是和以妓女的May睡覺，而沒有和個人的May睡覺。因此就算會深究這兩種情況，相信也沒有意義吧。這是越深入思考越困難的問題。本來做愛這回事到底什麼地方屬於精神性的，從什麼地方開始是技術性的呢?到底什麼地方是實像而從什麼地方開始是演技呢?充份的前戲是精神性的嗎?或是技術性的呢?奇奇是不是真的樂於和我性交呢?她在那電影中真的是在做著演技嗎?或者被五反田君的手指探索著背部時真正陶醉了呢?

                                                                       (村上春樹，1988: 212 )
    性本應是與愛連帶，為人類主體性的行為。然而在高度資本主義下，性愛分離，性愛關係成為了一種經濟關係，越來越商品化、工具化。在《舞舞舞》中透過了妓女、性工作者的描寫來揭示性愛關係在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異化現象。而上述引用中的獨白更道出了在這樣關係下的疏離和空洞。80年代的日本，處於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期。《舞舞舞》以高度資本主義為背景，從都市空間到人際關係反應出當代社會的異化現象。

  面對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及異化的力量，主角“我” “自我隱閉”來對抗這樣的體制及價值觀。
  我想他們所看到的我的像大概是相當正確的吧。因此他們才都筆直地來到我這裡，然而終於又離去。他們認知我心中的正常性，認知我為了繼續維持這正常性所顯示出我特有的誠實─除了這個之外我想不到別的表現法。他們想要對我訴說什麼，想敞開心。他們幾乎都是心地善良的人。然而我卻無法給他們什麼。即使能夠給，光是那樣也還不夠。我總是盡可能努力付出。盡我所能地全部做到。我也想向他們尋求什麼。然而結果卻不順利。於是他們便離開了。
(村上春樹，1988: 20 )
34歲的“我”在工作上“既沒有一絲野心，也沒有一片希望。只是把來的東西一一有系統地快速解

決掉而已” (村上春樹，1988: 31 )將工作視為換取謀生所需之工具，對工作不抱希望。在與他者的關係上妻子出走，身邊也沒有朋友，人際關係斷絕疏離。而主角這樣對人際關係無所為的意象透過戀愛的問題更鮮明地顯露出來。 “我”，在描述到與在電信局上班的女孩的關係時說到：“我想說點什麼，但話卻無法順利說出來。我對她懷有好感。像這樣兩人躺在床上，時間可以過得很愉快。我喜歡為她把身體摀暖，喜歡輕輕撫摸她的頭髮。(中略)不過這些事，一到了要說出口時，卻無法用一句話來適當表現。當然不能說愛，但說喜歡也不對。該怎麼說才好呢?” (村上春樹，1988: 17~18 ) “我”和女子無任何情感的交集，和女子之間的交集僅在性愛上。《舞舞舞》中透過主角對人際問題和工作的反省，深刻點出了在都市生活中無希望無所為之隱閉自我的存在形態。深刻的刻畫出而這類生活在都市中卻隱閉自我，與人隔絕，不斷重複寂寞孤獨，也就是所謂都市邊緣群體的描寫，是村上都市小說一直以來的典型
。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舞舞舞》中主角“我”並非安然接受這樣的存在型態。在小說一開始，主角
“我”便提到：“夢中我包含在那裡面。也就是說，我以某種繼續的狀態被包含在那裡。夢明顯地提示著那種繼續性。在夢中海豚飯店的形狀是歪斜的。非常細長。因為實在太細長了，因此看起來與其說是飯店不如說更像附有屋頂的長橋。那橋從太古一直細長地延續到宇宙的終極。而我則被包含在那裡。有人在那裡流著眼淚。為了我而流著眼淚” (村上春樹，1988: 1 ) 不同於村上以往的都市小說，主角“我”對於都市邊緣人的存在型態並非將其視為自我的價值而給予肯定及認同。《舞舞舞》中“我”對於都市邊緣人的存在型態感到不安，表現出對愛情或友情等人際關係的渴望，換言之與他者、集體有交集、產生連結的企求。
    而“我”的這種意識的轉變，近幾年來已有學者意識到此問題並著手相關研究討論。例如：山根由美惠便提到小說中“我”的這種二元性、矛盾性乃是源於作家村上這時期對“游蕩者(exile)”意識的改變。(山根由美惠，2012:157)。如同上述山根由美惠的論述，有關小說中“我”的這種意識轉變大多從作者、文本生產的時代背景等外部因素切入，將外部因素轉入文本之上。本文試圖另辟蹊徑，將著重於文本之上，根據文本分析的結果，重新定義“我”的這種意識轉變。

  在小說裡“我”身處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下無力改變的困境。面對隱閉自我、人際關係疏離，主角“我”不斷思索 “這種事情要繼續到什麼時候呢？我想，我已經三十四歲了。要繼續到什麼時候?”(村上春樹，1988: 21 )，試圖突破困境。於是“我”由東京重返海豚飯店展開一場自我追尋的漫遊，而在故事第九、十、十一章中也描寫到與“羊男”的相遇。。
「就像剛才說過的一樣，我也會盡可能去做。試著讓你順利連繫上。」羊男說。「不過光是這樣
    還不夠。你也要盡量去做才行。不能老是安靜不動地坐著想而喲。那樣是什麼地方也到不了的。明白
    嗎?」
「我明白。」我說。「所以我到底該怎麼做才好呢?」

「跳舞啊。」羊男說。「只要音樂還響著的時候，總之就繼續跳舞啊。我說的話你懂嗎? 跳舞啊
    。繼續跳舞啊。不可以想為什麼要跳什麼舞。不可以去想什麼意義。什麼意義是本來就沒有的。一開
    始去想這種事情時腳步就會停下來。一但腳步停下來之後，我就什麼都幫不上忙了。你的連繫會消失
    掉。永遠消失掉噢。那麼你就不得不在這邊的世界生活了。會漸漸被拉進這邊的世界來喲。所以腳不
    能停。不管你覺得多愚蠢，都不能在意。好好地踏著步子繼續跳舞。這樣子讓那已經僵化的東西逐漸
    一點一點地放鬆下來。應該還有一些東西還不太遲。能用的東西要全部用上噢。要全力以赴噢。沒有
    什麼可怕的事。你確實是累了。疲倦、害怕。任何人都會有這樣的時候。覺得一切的一切好像都錯了
    似的。所以停下腳步。

  (村上春樹，1988: 119 )
  在“我”和“羊男”的對話中，“羊男”提到“正如你所看到的。披著羊皮的老皮，活在人所看不見的世界。被追逐而躲進森林。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那之前我是什麼也想不起來了。總之自從那以來就不在人前露面。不要讓人看見，不要讓人看見，自然而然就變成人家看不見了。而且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離開森林住進這裡來。我被安置在這裡，負責看守著這裡” (村上春樹，1988: 116~117 )之自我隱閉的困境。自我隱閉與社會、群體背道而馳，反而招致格格不入，甚至於是遺落荒寒、無處可處。為了打破自我隱閉的困境“羊男”提到唯有跳舞，才不致於僵化。所謂的“跳舞”，太田鈴子認為：“所謂的「跳舞」是指積極地參與社會，尋求和他人的人際關係，這也是作品中羊男給“我”的鼓勵話語”。(太田鈴子,2003：26)
  然而在《舞舞舞》中之“跳舞”的意象僅如太田鈴子所指只是與他人發生連結、參與社會單純方式嗎?
為了更能明瞭“跳舞”的意象，茲將作品中有關“跳舞”的描述摘錄如下：

他把啤酒喝乾。
「不過沒關係。一切的一切都失去，我不在乎了。我可以放棄。正如你說的那樣。我太累了。
  該是到夏威夷去讓頭腦一片空白的時候。OK，把一切都丟下吧。跟你一起到夏威夷去。以後的事，先
  讓腦子完全變空白一次之再考慮吧。我─對了，想做一個正常人。也許已經不行了。但確實值得再試
  一次。交給你噢。我信賴你。真的噢。自從你打電話給我那時候開始，我就這樣覺得了。為什麼噢?
  你有正常的地方。而且那個正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東西。」

「我才不正常呢。」我說。「我只是嚴守著步法而已。只是在跳舞而已。沒有什麼意義。」
(村上春樹，1988: 269 )
「我也不是堅持。」我說。「那是像舞步一樣的東西。習慣性的東西。身體記得了。一聽到音樂
  身體自然會動。周圍改變了也沒有關係。因為是非常複雜的舞步，所以沒辦法考慮周圍的情形。想得
  太多的話腳步會踏錯。只是不靈巧而已。不合潮流。」
(村上春樹，1988: 269 )
    在現代社會的舞蹈中，“因為生活的現代化，汽車、建築、文化的切入，產生了相似的舞動文化觀，例如展示鄉間情態，集體工作，呼朋引伴的舞蹈，不斷工作不斷重覆相似的工作方法延伸至舞蹈工作中。” (楊淑菁，2008: 8 )然而小說中“跳舞” 與現代社會的舞動觀迥異，並非是隨著周遭各種社會的發展而變動的生活表象。其乃是像舞步一般，是一種肢體擺動、單純的動作。透過以上的分析可得知，《舞舞舞》中“跳舞”一方面是打破隱閉自我的框架，尋求與他者、集體連結的象徵，另一方面則是不因周遭社會而改變，抱持自我獨行社會的二元性共置思維。而“我”的這種看似矛盾的二元性共置思維，藉由以下對“工作”的敘述，明確地呈現出。
街上充滿了上班人潮。望著這種光景時，我又感覺到不得不開始工作了。雪好像已經開始讀書，
  我也不得不開始工作。變現實吧。我會在札幌找工作嗎?那也不壞，我想。並且跟Yumiyoshi一起生
  活。Yumiyoshi到飯店去上班，我做我的工作。什麼工作呢?沒關係，總有什麼可以做吧。就算不能馬
  上找到工作，也還可以夠吃幾個月。

寫點什麼東西也不錯，我想。我並不討厭寫東西。在三年左右毫不間斷地做了鏟雪工作之後，
  我的心境變得想要為自己寫一點什麼文章了。

對，我在追求這個。

單純的文章。既不是詩，不是小說也不是信，只是為自己寫的單純文章。既沒有預約邀稿也沒
     有截稿期限的單純文章。

(村上春樹，1988: 252 )
  藉由“工作”、勞動取得生存的資源，反映出與社會、集體相互依存的一面。另一方面“工作”、勞動並非一昧地迎合社會價值，而是與社會價值相背保持自我的途徑。從《聽風之歌》、《1973年的彈珠玩具》、《尋羊冒險記》即為〈初期三部曲〉中，村上春樹具體的描繪出主角與外在、集體二元對立的關係。主角雖生活在都市中，然而卻與社會、集體隔絕，“出場人物都是“孤立”即“超然”的狀態下存在“。(黑古一夫，2014:16 )而到了1988年的《舞舞舞》主角的“我”也同樣是以在都市生活中隱閉自我、孤立的狀態登場。但是這一回主角“我”不再超然，而是對於這樣孤立的存在狀態感到不安，而渴求與社會、集體發生連結。
  而這種與社會、集體之間時而交融時而背離的二元性共置思維，本文認為是根源於主角對時代所抱持的兩極情感。
我把貓的屍體裝進超級市場的紙袋放在車子後面的座位上，到附近五金行去買一把鏟子。而且
  打開實在好久沒開了的收音機開關，一面聽著搖滾樂一面朝西邊去。大多是無聊的音樂。Fleetwood
  Mac , Melissa Manchester , Bee Gees , K.C. & The Sunshine Band , Donna Summer , Eagles , Boston , 
  Commodores , John Denver ,Chicago , Kenny Loggins……。那些音樂像泡沫一般浮現又消失。無聊，我
  想。好像是為了要搜刮少年零錢的垃圾般大量消費音樂。
不過接著忽然心情變得很悲哀。

時代改變了啊。只不過是這麼回事。
(村上春樹，1988: 27 )
這就是所謂的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不管你喜不喜歡，我們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
(村上春樹，1988:83 )
    在引用中主角“我”對於當代的音樂，比擬作是“好像是為了要搜刮少年零錢的垃圾般大量消費音樂”，對於當代社會痛切批判。另一方面也表達出對於時代的改變唯有接受，若是一昧的緬懷過去則是“不
合潮流”。 (村上春樹，1988: 83 )換言之主角“我”所達到與社會、集體之間時而交融時而背離的二元性共置思維並是這種與時代之間接受卻同時拒斥關係上的平衡點。
四、結語

  如上所述80年代的日本，處於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期。商業化、消費化的加深，社會快速變遷。百貨公司、摩天大樓、電影院、咖啡館和商場，都市呈現出時髦摩登的風貌。而這樣的都市生活、都市文化也成為當代年輕人追求的指標。如1980年代文學表徵——田中康夫的小說《總覺得水晶》中，透過在東京生活的女大學生——由利，刻畫出80年代高度資本主義下的都市生活。在小說開頭部份便寫到：

如果是平常的話，透過窗外可看見渋谷的街道。今日卻蒙著一層薄霧。東邦生命保險的大樓、
   第一勸業銀行事務中心的大樓，也都模模糊糊。
(田中康夫，1980: 12 )
小說中運用大量的消費符號，刻劃出影像符號充斥與高度流動的都市風貌。而小說中主角面對這樣充斥著符號的都市生活“如果要買菜或肉的話，青山的紀伊國屋較好，魚的話則是廣尾的明治屋或是遠一點的築地。麵包的話則是順道散步至代官山的Chez Lui去買”(田中康夫，1980: 45~46 )這般樂在其中，為高度資本主義所吞噬。小說中透過大量符號的堆積，來諷刺80年代下的都市生活。事實上都市生活、都市文化屢屢成為80年代至90年代小說中的重要主題。
  然而不同於田中康夫批判、諷刺的態度，在《舞舞舞》中村上提出了與社會之間兩元性共置的新思惟。描寫出與社會、集體之間時而交融時而背離的態度，展現出對社會的關懷。
  在《舞舞舞》之後，村上春樹開始在作品中對地下鐵沙林事件、戰爭、宗教等社會議題展開思考，跳脫都市小說的框架，將作品與社會脈動作結合展現出高度的社會意義。故《舞舞舞》可謂是村上轉換的開端。
注釋：
� 加藤典洋. 2004. イエローページ村上春樹PART 2[M].東京：荒地出版社


在本書中加藤典洋將從1988年的《舞舞舞》至1997年的《地下鐵事件》定義為“過渡期的十年間”。


� 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北田暁大『広告都市東京：その誕生と死』（北田暁大. 2011. 広告都市東京：その誕生と死[M].東京：筑摩書房）、三浦展・上野千鶴子『消費社会から格差社会へ：1980年代からの変容』（三浦展・上野千鶴子. 2010. 消費社会から格差社会へ：1980年代からの変容[M].東京：筑摩書房）等。


� 松本健一. 2010. 村上春樹―都市小説から世界文学へ[M].東京：第三文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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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narration of Murakami literature:focus on “Dance,Dance,Dance”


Abstract: Murakami literature influenced by Fitzgerald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city narration"."City narration" throughout the novels of each period. However, after “Dance,Dance,Dance” ,Haruki Murakami get rid of the individual form of theme, adding many social issues.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is issu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Haruki'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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